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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明慧网通讯员吉林省报道）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吉林农安法轮功学员付贵华和孙艳霞女士被农安国保警察绑架，公安七次欲判刑构陷，法院七次因证据不足退卷，至今，俩善良妇女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三看守所已近十个月。 


目前，付贵华十分消瘦，孙艳霞出现肝硬化、输卵管肿瘤、心脏病、血小板低、肝炎、乙肝症状，身体状况堪忧。 


付贵华女士，家住吉林省公主岭市范家屯镇五家子村三组，是朴实善良的农民，修炼法轮大法前，付贵华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偏头痛、肝硬化、肝腹水、神经痛等等，用她的话讲，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好地方，经常是走着走着人就失去了知觉、晕死过去。一九九六年，付贵华幸遇法轮大法，修炼不久，她全身疾病竟不治而愈，全家人也放下了久悬的心，替她高兴。 


暴力绑架酷刑折磨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付贵华和小女儿，以及孙艳霞被绑架到农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之后，恶警对付贵华、孙艳霞刑讯逼供，逼他们承认五月十三日长春绿园区出现的法轮大法真相条幅是他们做的。恶警将付贵华锁在黑屋子里，腿用铁棍子横穿在椅子上，然后，国保大队队长唐克用半截棍子往她的臂膀、两腿上打，往右侧膝盖、两脚脚趾部位打，恶警吕明选用巴掌打付贵华的头部，持续打了半个小时时间，付贵华被打得全身发抖。直到很久以后，付贵华都筋疼，骨头疼，膀子疼，左侧膝盖疼，不敢碰，不能着床，一碰都疼。头有时发麻，有时局部疼。 


恶警国保队长唐克打孙艳霞的腿，打的特别肿、青紫，在看守所，两个月才好。 


十个月非法关押　身体状况堪忧 


近日，家属得知，付贵华被迫害的体重由原来170斤左右降到不足120斤（在看守所无法称量体重，同监室的人目测）。 


但是，尽管非法拘禁中，付贵华坚持信仰法轮大法，在看守所一直坚持炼功，这也是她回复身心健康的方法，因此，曾多次遭到看守所的不公对待。仅二零一四年三月五日到现在：看守所的狱警以付贵华炼功为由，不让付贵华所在的监室人员自行买吃的（正常情况下，由于看守所的东西吃不饱，大家都自己再另花高价买点吃的），这种状况持续了十天。 


恶警不允许付贵华所在监室人员看电视，没收遥控器，以引起同室人的怨恨，因此，同监室一个吸毒犯人报复性殴打付贵华，付贵华大声喊叫，整个楼层都听见了。警察来了对吸毒犯人说：劝她（不炼功）行，不能动手。这件事过后，警察就把电视遥控器还给她们了。 


目前，孙艳霞女士身体被迫害出肝硬化、输卵管肿瘤、心脏病、血小板低、肝炎、乙肝，已被长春第三看守所从长春劳改医院押回第三看守所。 


此前，家属去找第三看守所的副所长和女子中队唐姓队长，遭到第三看守所人员的恶意录像。在家属的再三要求、据理力争下，第三看守所人员停止录像，并把已录的当着家属的面删除。 


公安恶意构陷七次送诬陷材料七次退回 


近十个月以来，中共不法警察构陷孙艳霞和付贵华的卷宗被从公安、检察院、法院之间来来回回的打来打去，期间，又进行所谓的联合会议，每一次，都不合常理的报到长春市中级法院，然后由中级法院，以证据不足，要对哪条哪条补充侦查为由退回。仅目前知道的就至少有七个来回。 


做好人有错吗？ 


因为付贵华和孙艳霞均是在半生被病痛折磨、生命无望时，遇到了法轮功，从而获得新生。修炼之后，对家庭、对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人。法轮功叫人向善，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在这些年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下，法轮功学员向别人讲明事实真相，不该吗？ 


在中共控制下的中国，没有一家媒体、电台、电视台敢公正报道法轮功被诬陷的情况，在这种前提下，法轮功学员利用一切形式向人们澄清那些谣言与中伤、诽谤，有错吗？ 


如果法轮功学员在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中国，依然不畏强权，本着心底的良知，行使着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告诉人真相，这样的付出，不值得中国人敬佩吗？ 


这样的话，在公安、法院、检察院的眼里，她们也算有罪的话，那这莫须有的罪名又是什么呢？如果硬要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来作为强加的罪名，且不说“适用法律不当”，单从人性的角度讲，不知那些动辄就说“法轮功是×教”的人，是否真正理性思考过：教人向善，遇到矛盾向内找，这样一个和平的团体却被中共当局冠以“邪教”的罪名，那“邪”的概念究竟是什么？中共这么做的本身不正说明中共就是真正的邪教？ 


十五年来，面对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拷问着每一个人的


良知，谁正谁邪，人自辨知。◇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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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3月，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1.6亿。







































































公主岭市大岭镇法轮功学员刘桂红女士，二零一三年六月五日因去农安五公里拘留所看望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付贵华、孙艳霞等，遭到绑架、折磨与侮辱、惊吓。导致回家后身体每况愈下，且精神崩溃、高度紧张，听到开门声就吓得浑身发抖、面目表情惊恐。浑身骨头疼，内脏疼，身高缩短达二十多厘米，颈椎、脊椎严重变形，生活无法自理，晚上睡觉翻身需使尽全身力气，至少四次出现生命危险，身体瘦得只剩皮包骨头，最终于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含冤离世，年仅四十四周岁。 


刘桂红生前曾支撑着身体和亲人前往农安县检察院控申科控告农安国保大队长唐克、古城派出所等打人凶手，也到农安县委信访办、妇联等部门反映过农安警察打人情况，但直到刘桂红去世，相关部门均未给家属任何说法。家属表示：会一直告下去。


刘桂红女士曾患乳腺癌晚期，学炼法轮功后，癌变的部位开始结痂，慢慢变好。二零一三年六月五日，刘桂红与法轮功学员家属一行九人，前去农安县五公里拘留所探望法轮功学员付贵华、孙艳霞等，却被农安县国保大队、古城派出所警察绑架劫持到农安县古城派出所，折磨到晚上九点多后，又遭非法拘留。 


下面是刘桂红生前自述遭侮辱、迫害部份经过： 


六月五日，我和亲友正在农安五公里拘留所门外的车上，突然一帮警察就把车团团围住，不容分说把我们都绑架到农安县古城派出所。 


在被绑架的车里，我要呕吐，上包里找塑料袋。旁边坐着的脸上带痣警察（后来在古城派出所欲扒程丽静裤子耍流氓）看见就特别凶的说：“不能动！不能动！”并一把就把我的包抢过去，说：“看你兜里有啥？！”看后侮辱道：“这都啥破玩意啊。吐就往这兜（指我的挎包）里吐吧！” 


刚到古城派出所，我身上就突突，站不住。是程丽静扶着我进去的。在拽扯我的过程中乳房不知何时被弄得流血不止。我痛得跪伏在地上，头顶着地、蹶在那里。程丽静让警察别动我，说我有病，是乳腺癌。程丽静想上前把我扶起来，警察指着她说：“去！不用你管！上那边去！”后来一个警察踹我的屁股一脚，并说：“她咋回事啊。”还说：“就这样还出来呢，我们就不怕这个，死了最好，直接就送火葬场炼了，这离火葬场还近。”还有个警察侮辱我说：“她咂咂（指乳房头）疼，你（指男警察）掀开看看是真的、是假的。”等许多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 


期间，我想去厕所，几次都没有站起来。崔桂贤几次向警察要求扶我站起来均遭警察无理拒绝。一名男恶警说：就给你二十秒时间，再站不起来就往裤子里尿。我硬撑着站了起来，但身不由己就快摔倒的时候被崔桂贤扶住，我脱下鞋子（高跟鞋）光着脚继续朝厕所方向走去，结果因为身体虚弱连门槛都没有迈过去。 


大概晚上五、六点钟的时候，我跟女警察刘宁说：“我要跟你们领导说话，我是得的乳腺癌，我这种情况，你们是不是应该放我回家。”我又跟一同被绑架的人（屋里有九个人）说：“你们都听着，我这种情况，他们还不放我回家，我要是死在这里，你们给我证个明。”过了半天，进来大约三、四个警察，我跟离我最近的那个男警察说：“我要说话。”他说：“你要说啥？”由于我说话声音微弱，他就蹲在我旁边听，我说：“我想让你跟你的领导反映我这种情况，我是得的乳腺癌，我现在特别疼，我要回家。”他说：“你把电话号告诉我吧。”我就给了他家里电话号。我说：“你不相信（我有乳腺癌）我可以给你看。”我就解开衣服给他看了。他看完之后，回头和那帮警察说：“是真的，是真的。”（事后得知：他们并没有给我家人打电话。） 


就这样，我疼得一直头顶着地、或顶着墙。警察对我的病情不闻不问，反而一会就有一个警察到那踢我一脚，说看我死没死呢。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来了一个警察，要把我和其他几个先带走，并称：“不能走的拽上车！”然后故意问我：“你是自己起来，还是我们拽你起来？！”我听到这话，自己硬挺着往起站，还没等站稳，两个警察一把拽起我的胳膊就拖走了，当时我乳房疼得几乎窒息，他们把我扔到车中过道上。我疼得坐不到座位上，欢欢和吕紫微把我扶起到座位上。到了五公里拘留所门口，警察又把我拖下车。我告诉拘留所狱警“我有乳腺癌，现在疼得站不起来，我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动了。”他们还强行要我签字。到了被非法关押的屋里，我前胸、后背都疼，不敢平躺、翻身都翻不过去。起不来、躺不下，乳房还出了不少血。 


在拘留所，我一再要求看医生，狱医来了说；“看一眼二十元钱，不拿钱不给看。”看完后还要求让我拿病例。 


我乳房痛得哭叫声不断，叫狱警给家里打电话，他们也几番推脱，就这样也不放人。我要求见拘留所所长，男狱警总以“所长没来上班呢”为借口搪塞，有一个男狱警吼道：“我就是所长！跟我说吧！疼？挺着！”直到六月七日家属送来诊断书，带我到农安县医院检查后才放我回家。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


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人的利益，从未侵害他人的权利，从未防碍他人的自由，从未干涉他人的信仰，从未藐视他人的尊严，从未提出任何政治诉求，一贯坚持和平理性。法轮功何罪之有！


























